
曾梦见过天堂仙境，那里，锦花遍地，
琼楼若现，浆果丰硕，美不胜收。可惜，仍不
及心中那片槐树林，那树槐花香。

漳河之北，曾有一片方圆数十里的林
场。林场里面有一座干部学校，我十岁左右
时，和弟弟随父亲从城市来到这里，一住数
年，想不到，居然给了我一生的念想：漳水
河边，古槐林立，水与树的神灵，给了我独
属于自己的魂魄与气度。

那片林场栽满了槐树，孩子们钻进树
林，就像鱼儿游入大河深潭。掏鸟窝，捕野
兔，采蘑菇，摘木耳，捉迷藏⋯⋯玩得酣畅
淋漓，忘记时空。

槐花盛开时，翠绿枝叶间，洁白的槐花
如雪如纱，一望无际，随风飘曳，犹如天上
朵朵祥云降落人间，又似瑞雪纷飞，丰兆大

地。清香扑面而来，闭上眼睛深深吸上两
口，沁入肺腑，心旷神怡。一到这个季节，几
个野孩子就会飞身扎进林子里，猴子一样
急切地爬上树，一手勾住树枝，一手
抓摘槐花，大把大把往嘴里塞，贪婪
地咀嚼着槐花的甘甜和香美。这时，
大人们也会来凑热闹，他们采下槐
花带回家，把槐花和棒子面、糠皮之
类的粗粮揉在一起，放进锅里蒸，蘸些醋和
蒜汁吃，当作充饥美食，当地人管这种吃法
叫作“括哩”。大人们吃得津津有味，可惜，
孩子们并不太喜欢，至少不如嚼槐花好吃、
解馋。

北方槐花与南方桂花有一比。色泽和
形状相似，都很香美。那年，去江湾正是桂
花开放的时节，远远就闻到桂花的浓香，悄

悄采了一把放进衣袋里，不时拿出来嗅了
又嗅，不忍丢弃。今年去婺源，又买了桂花
酒，吴刚喝的佳酿一定要尝一尝。赞誉桂花

的诗篇和神话从小就印入脑海，鉴
赏桂花，品味桂花美酒，对一个北方
孩子来说，等于一件遥不可及的奢
望。常抬头望月，羡月里仙人，直到
中年才到了桂花的故乡，闻了桂花

香，尝了桂花酒。然而我仍要说，此地桂花
莫如北国槐花好。

说实话，桂花的香气太浓了，初闻，香
得有点头昏脑涨，不如槐花之香清淡。没有
咀嚼过桂花，想来一定不如槐花甘甜吧。不
敢说，北方的槐花一定比南方的桂花好，不
过，即便赞誉槐花、桂花一样好，这对不起
眼的槐花来说，已算“攀高枝”了。

在漳河林场住了没几年，就返回市里
了，一别至今没有再去过，没有再见到那
片槐树林，没有再闻到槐花的清香，也没
有再尝到槐花的甘美。很早就听说那片林
子已经没有了，云朵般的槐花，也如风吹
了一般散去，再无香甜可觅。槐树林没
了，那些鸟儿们，肥笨的斑鸠、野兔，惊
慌乱窜的蛇儿、蜥蜴，噪鸣不已的蝉也不
知去向了，依附树木生长的木耳、蘑菇，
还有那遍地叫不出名字的那么多五彩的鲜
花呢，也都没了踪影。在我心中，无论什
么样的人工景致，也不如心中那片槐树
林，令人魂牵梦萦。

古树槐花，别我而去，已经成为记忆之
树。别处的槐树，看上去没任何差别，却是
一番完全不同的滋味与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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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藏 深 山
●从维熙专栏●

■此 时 此 刻 ，我 真
想 跳 上 山 洞 舞 台 高
歌一曲，可惜，返回
住 所 的 时 间 到 了 。
我 不 无 遗 憾 地 走 向
洞 外 的 同 时 ，心 里
被 另 一 种 满 足 感 占
有 ：多 亏 廷 芳 老 弟
的启迪，不然的话，
我 将 与“ 山 洞 音 乐
厅”失 之 交 臂 。 国
内 大 山 古 洞 成 千 上
万，在洞内藏娇，能
给 游 人 以 现 代 艺 术
美 妙 享 受 的 ，怕 是
只此一家了。

古 槐 留 香 □邵炳伟

长 乐 访 冰 心 □肖复兴

□从维熙 放歌十九大

□任会君

红 日
屏住声息，
东山遥睇，
我在静静地等你。
曦光束束，
韶音丝丝，
心在圆圆地绘你。
红日啊，
快来亲吻，
这片多情的土地⋯⋯

长 河
从小溪到急流，
今已是江深水阔，
正向海而歌。
风雨会有的，
任凭飘雪，
却无妨航道如铁。
船长啊，
放心把舵，
你身拥万重浪波。

大半生，我钻过的名山不能算
少了，特别是在山西挖煤的几年
中，我曾经为检查瓦斯浓度，一个
人钻进许多奇形怪状的山中石洞。
然而，当年逾八旬的我，钻进南海
之滨的浙江温岭一个名叫长屿硐
天的古洞时，昔日石洞的光彩，似
乎瞬间化为乌有。我被其独有的奇
特景观惊呆了。

为什么受到如此巨大的震撼
呢?其一，中华许多名山秀岭，走进
其腹内是看不见天的。而在长屿硐
天，当我拾级向上攀登时，偶然抬
头居然可以看见头上的蓝天。其
二，攀登累了，向下看看洞底，那儿
有光环闪烁，居然是一条流动着的
大河。上可见天，下可观河，这在中
华洞穴历史记载中，似乎只此一家
而别无分号。

再扫视周围，山石上，除了建
有亭台楼阁之外，还有无数幅大自
然形成的壁雕。我问同来的作家赵
瑜：“你看那幅天然壁雕，像人间万
象中的哪一象呢？”他笑了笑回答
道：“子宫里正在成长的婴儿。”说
罢，便招呼走在后边的人们，接着
说：“快看快看，大自然把原始生殖
崇拜，刻在山壁上了。”他的话引起
一片笑声，因山壁拢音之故，笑声
如水中波浪那般，久久盘旋在山洞
之中。

也算是一种巧合吧，笑声刚

过，洞内突然传出“嘭”的一声
巨响。向上攀登的我们，都认为
是壁顶的石头坠落了下来，因而
本能地停下了攀登的脚步。引领
攀登的当地友人说：“你们可以一
百个放心，洞内不会有碎石坠
下，这儿的石质无缝，因而不会
有泥石流。更何况安检人员，几
乎每天都在攀崖检查呢。”

说实话，抬头望见大山的出
口，还有挺远的路要攀登，任何人
都可能心虚腿软。每当畏缩不前
时，准会有引人眼球的风景让我们
迎难而上。比如，山洞的色泽虽然
是以白色为基调，却时不时魔术般
地变幻色彩，拐个弯子过去，就会
看见赤色石、绿色石、黄色石、紫色
石等镶嵌在洞的四周崖壁上。大自
然真是一位全能的艺术家，它把古
老石洞装点到极致，让艺术家也感
到自己的失聪。

与我一起攀登石洞的雕塑家
盛杨，已然八十高龄，气喘吁吁之
际，他居然颇为动情地感叹说：“这
儿堪称天造的中华石头艺术宫。”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大自然是艺术
之母”这句箴言。世界虽大，却没有
一位艺术家，能超越大自然之博大
奇伟。也正是这种奇伟赋予我力
量，让我拾级而上时，忘记自己也
是八旬老翁。一步步攀登到山洞的
出口，才感到体力超负荷使用了，

便坐在洞口的石椅上，喘气擦汗。
这座奇丽的山洞，已经让人大

开眼界，该打道回府了。没有想到
的是，等候在洞口的中巴司机告诉
我，还有新的山洞景观在等待人们
去参观。该怎么办呢？思考的结果，
仍然是一会儿到中巴上休息，静等
文友们从新的山洞出来。就在此
时，德文翻译家叶廷芳走了过来，
用他仅有的那条独臂，扶我从石椅
上站起来之后说：“维熙兄，上车
吧，下边要去的山洞，会给你一个
意想不到的惊喜。”

廷芳老弟是浙江人，来过温
岭，我相信他说的话，绝对不是煽
情。更让我脸红的是，说话时，他在
用自己那条独臂，擦拭着脸上的热
汗。他都没有说什么，我这个迷恋
大好山川的老头儿，怎么可能退缩
呢。我把“在车上等你们”这句话咽
下喉咙，改口应了声“好”，那辆中
巴就沿着盘山石路，开往下一个即
将观赏的奇洞。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
跳。难以想象的是：走进这个山洞
不久，先是灯光闪烁，后又听见人
声喧哗。这座宽敞的山洞里，竟然
藏有一个大大的音乐厅。舞台上悬
挂着紫红色的幕布，台下宽敞的听
众席上，摆放着多排木椅。先前赶
到的游人们已然坐在那里，静待着
音乐盛会开始。当时，我几乎不相

信自己的眼睛了，就是想象力绝顶
的天才，也猜想不到大山的洞穴
中，竟会深藏着这样一座出人意料
的“艺术天堂”。

20 世纪 80 年代，我曾在德国
穿过一座有声的石洞，坐在游览车
上沿洞而行时，洞内发出鬼哭狼嚎
的 声 音 ，因 而 它 的 名 字 叫“ 鬼
洞”——那些音响器皿，是被安装
在山壁之上的，游客们听到的声
音，是电子音响在发声。而眼前这
座洞中音乐厅演奏开始之后，无论
是琴弦合奏，还是边歌边舞，都是
艺人在台上演出。特别让人惊愕的
是，由于洞穴拢音的缘故，虽然没
有扩音设备，琴与歌之声，都发出
了震耳的回声。

此时此刻，我真想跳上山洞舞
台高歌一曲，可惜，返回住所的时间
到了。我不无遗憾地走向洞外的同
时，心里被另一种满足感占有：多亏
廷芳老弟的启迪，不然的话，我将与

“山洞音乐厅”失之交臂。国内大山
古洞成千上万，在洞内藏娇，能给游
人以现代艺术美妙享受的，怕是只
此一家了。

归京之后，我在网上开始了
对深山古洞的搜寻，想从世界大
山脉系中，找出另一座“山洞音乐
厅”，结果，还是白花费了时间和
精 力 —— 温 岭 这 座“ 山 洞 音 乐
厅”，在世上别无分号。

虽然离上飞机回京的时间很紧张了，
我还是去了一趟冰心文学馆。以前来过福
州几次，都以为长乐离福州很远。朋友说，
福州的机场就在长乐，离冰心文学馆只有
二十几公里，便决心一定去那里看看。

向往冰心文学馆很久了。1997 年，冰
心文学馆建立前夕，原在《福建文学》工作
的王炳根曾经告诉我，他要调到那里去做
馆长，很为他高兴，因为他可以天天守在冰
心先生身边，那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读中学时，冰心先生是我的最爱。那
时，我就读的汇文中学是当年利用庚子赔
款建立的一所老学校。学校书架顶天立地
的图书馆里，我发现，有一间神秘的储藏
室，被一把大锁紧紧地卡住。那里应该藏着
许多以前出版的老书。我的眼睛总盯着储
藏室大门的那把大锁，想象着里面的样子。

负责图书馆的高挥老师看出了我的心
思，她破例打开了那把大锁，让我进去随便
挑书。现在，仍清晰记得，第一次走进那间
幽暗屋子里的情景。小山一样的书，杂乱无
章地堆放在书架和地上，我是第一次见到
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个地方，藏着那么多
的书，一下子被它震撼了。那年，我刚刚升
入高一。当时，我从这间阔大的尘埋网封的
储藏室里，找全了冰心先生在新中国成立

前出版过的所有文集，包括两本小诗集《春
水》和《繁星》。我迷上了冰心先生及其作
品，抄下了从那里借来的整本《往事》，还曾
天真却认真地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论
冰心的文学创作》。虽然一直悄悄地藏在笔
记本中，到高中毕业，也没敢给另外一个人
看，但它毕竟是中学时代最认真的读书笔
记和美好珍藏了。

品读冰心先生的作品已有五十四年。
我不算是她最老的读者，但也是一个老读
者了。曾经到过美国冰心就读的威斯利大
学，也曾经到过冰心先生的家中，唯独少了
到她的文学馆。在她家乡建立的文学馆，应
该更能清晰触摸到她一生的足迹和心迹。

冰心文学馆建在长乐市中心。白色的
建筑在池塘前立着，红色的朱槿花开着，赵
朴初先生题写的“冰心文学馆”的木牌挂
着。九月，阳光灿烂地照着，整幢大楼里空
无一人，这与我想象中的冰心文学馆完全
不同。在二楼展览大厅里，尽管大多数是照
片，实物不多，但满满一面墙的各种版本的
冰心著作，她的已经褪了颜色的钢笔书写
的手稿，1926 年第一次出版的她的文集
上，题写着她送给美国老师的纤细英文，她
手把手教孩子制作的小橘灯，还有那无数
孩子寄给她的信件⋯⋯我陡然心动，忍不

住想起曾经读过、抄过、背诵过的冰心作
品，还有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以及温煦如
风的笑容。

空旷的展厅里，似乎萦绕着冰心先生
的回声，冰心先生娇小的身影，从各个角落
里缓缓地走来⋯⋯

忽然觉得，冰心先生非常寂寞。一楼
大厅里，在大海背景前端坐的冰心雕像是
寂寞的。咖啡厅里，没有咖啡味道、没有
茶香、没有参观者的桌椅是寂寞的。系着
红领巾的冰心头像前的触摸屏是寂寞的。
放映厅只有白白的一面墙也是寂寞的。展
厅外，空旷的庭院里，绿色的树，红色的
花，前面池塘里清静的水是寂寞的。花岗
石座上刻有“永远的爱心”，上面立有冰
心先生和孩子们交谈的汉白玉雕像，有一
道粗粗的寂寞的裂纹。文学馆一进正门就
能看到的喷水池后，刻有冰心的名言“有
了爱就有了一切”的花墙，喷水池没有喷
水，更显得寂寞。

想想，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其实都
是寂寞的。尤其是在商业化的时代里，文
学家是无法和明星比肩的。那一年，去叶
圣陶先生的墓地，展览大厅、四方亭、未
厌亭和生生农场，也都是寂寞的，空无一
人。文学馆不是剧院，不是歌厅，不是咖

啡馆，从来不会那么的热闹。文学和文人
是寂寞的，其作用在于他们作品的细雨润
物，潜移默化，无声无形，却绵延悠长。
冰心文学馆如今还在建设中，四围搭起围
挡，里面在大兴花草林木，要建设成一座
冰心公园。这是一种远见之举，它比单纯
的生平展览更能深入人心。

前几年，我在美国普林斯顿，看到那里
将美国歌唱家罗伯逊故居改造成儿童乐园
和成年人免费学习艺术的场地。和冰心公
园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想起前两年，
路过广东萧殷的故乡佗城，那里的人们没
有建他的故居，而是在城中心特意开辟了
一处街心公园，在公园里立起一块石碑，只
在石碑上刻写“萧殷公园”四个大字，萧殷
便和来来往往的家乡人天天朝夕相处。因
此，冰心公园更让人期待。

一对四五十岁左右的夫妇，正站在大
门外一面院墙前自拍，墙上有“冰心文学
馆”五个醒目的大字。这一对夫妇多少给我
些安慰，冰心先生永远不会寂寞。

提笔写下一首打油诗：
清秋长乐访冰心，偌大展厅无一人。常

忆夜灯抄白夜，每看春水读青春。浪来笔落
风前老，梦去诗成雪后新。深院空闻鸟声
响，幽花寂寞与谁邻。

□梅 驿

从尚义回石有两个月了，每每想起，便不禁在
心里莞尔。

以前，每到一个新地方，在欣赏风景的同时，
我也会关注这个地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关注
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没有得到继承，关注
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没有更注重精神文明生
态的建设⋯⋯

然而，在尚义，我没有关注这些。或者说，我没
有更多的精力关注这些，我的眼睛一直流连在很
多好玩的事情上。说起来，我并不是一个好玩的
人。但不知为什么，在尚义那几天，我一反常态，内
心奔放，欢乐盈怀。

车子行进在去往大青山的路上。从车窗往外
看，大团大团洁白的云朵升起在如黛的山峦上，不
断变幻着形状，又仿佛在飘移，像是伸手可触。这
不过是寻常的山景，在我，却不寻常。我颇觉惬意，
不觉把目光放到了远处。这时，一簇蓝色的野花如
星辰一般跃入眼帘，我不禁低声叫了一声，再寻，
在山坡上又看到了一簇，一会儿，又一簇，生生把
我的目光拉回到了近处的山坡上。一旁的沫末告
诉我，这种野花叫翠雀。小时候，她们女孩子采了，
编成手镯，戴在手腕上，好看得很。真是好看呢，见
惯了姹紫嫣红，她们偏生成冷僻的蓝色；见惯了层
叠繁复，她们偏生成简单的五瓣，错落开放，朵朵
都朝向天空。她们野，漫不经心，却又那么独特，摇
曳在风中时，有一种恣肆的美。

晚上，沫末给我讲了好多坝上的野花，棉白叶
娇黄芯的雪绒花、灯盏似的山丹花、像桑椹一样红
的地榆，还有仿佛一摇就会出现清脆响动的风铃
花等等，让我大开眼界。沫末一边讲，一边翻手机
上的照片给我看。那个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花儿
会有花语。花儿聚了天地之灵气，生成了与众不同
的形状、颜色、姿态、香气，在人们的心灵上投射了
各种各样美好的想象和愿望。除了赞美，人们兴致
盎然地赋予她们更有深意的蕴含，大约也是对自
然和美的一种敬慕吧。

沫末忽然叫道：快来看，快来看。我拿过手机，
看到一张照片，数以百计的中年妇女头戴一色的红
色头巾，身穿统一的蓝色民族服装，一字摆开，弯着
腰，正在劳作。那阵势，既规整，又别具乡野风情。

“这是什么？”我问。“搓莜面大赛。”沫末说。再看，镜
头下的手指，粗壮、黑红、有力、灵活，一条条莜面在
这些手指下翻卷，很快就被搓成了“鱼鱼儿”。

真的像鱼儿呢，昂着头，摆着尾，仿佛还在活
泼地跳跃。这是尚义举办的第三届搓莜面大赛了，
参赛者全部从家庭妇女中选出。听着沫末的介绍，
我忽然笑了，是发自内心的笑。这几年，我见惯了
诗歌朗诵会，见惯了各种高端论坛，却从没见过一
个活动是专门为家庭妇女举办的。手机屏幕上，妇
女的身影一会儿高，一会儿矮，那跳跃的蓝色，又
让我想到了翠雀。是的，那些在家里搓了一辈子莜
面的家庭妇女，站在台上角逐之时，可能并没有多
少杀伐决断的快感，但她们一定是欢乐的。她们披
挂整齐，在蓝天白云之下，将自己用一生劳作换来
的手艺展示给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她们能不欢
乐吗？像翠雀沐浴在微风中，那么欢乐。

让人们欢乐，这难道不是值得追求的吗？
尚义的文化活动就是这么接地气。赛羊会也

是如此。坐在高高的观礼台上，看着场内两头羊互
撞，听着解说员饶有兴味的解说，觉得真是人生不
可多得的享受。头上是坝上才会有的蓝天白云，清
风拂过，仿佛已把世俗的风尘吹落，我们内心只剩
下轻松、宁静和欢乐。这时，赛羊会的高潮出现了。
没有经历过的人们，再也想不到，高潮并没有出现
在某只羊胜利的瞬间，而是出现在一只羊奔逃的
过程中。这只羊，看上去很彪悍，初上场时，勇猛异
常，斗了几次后，自知不敌，没有经过任何思想斗
争，转过身，落荒而逃，主人拦都拦不住。观众们不
觉欢呼起来，为这只可爱的羊，为这只败得如此理
直气壮，如此心安理得的羊。是啊，赛羊会的意义，
并不在于哪只羊赢，哪只羊输，而是在比赛的过
程，人们内心享受的过程。

尚义人具备在平淡的生活中开出花来的精神。
记得很久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唱歌是让人

放松的最佳方式。在尚义这几天，不是在看景，就
是在听歌。吃饭时，在餐厅唱；行程中，在车里唱；
到了景点，更是随时随地都能听到优美的歌声。在
尚义，听到最多的就是二人台。一首二人台，我们
常常会听到几个版本。就是已然回到家，拿起手
机，微信上仍有隔空发来的歌声。

一早醒来，听到这歌声，我就笑了。我知道，我
的欢乐不过是浸染了朋友们的欢乐。他们就生活在
尚义，他们头上的蓝天如洗，他们脚下的大地苍莽
厚重，他们好客，他们重情重义，他们不忸怩，不做
作，他们给予远方朋友的不仅有美景、美酒，还有欢
乐。这种欢乐是信赖，是平等，是自由。这个时候，我
明白了，这种欢乐也来自于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
化，而这一切，不需特别关注，它们就在那里。

闲时，女人嘴里总爱咀嚼点什么，譬如
瓜子。那玉瓠似的门齿不单漂亮，更是嗑瓜
子的利器。很多人都是嗑瓜子的能手，瓜子
进嘴“咔”一声裂开，几乎同时“噗”一声瓜
子皮出来，其唇舌灵动之迅捷，少有人及。

女人中，张爱玲女士爱吃零食是出了
名的。她瘦，那张穿斜襟紧身上衣、两手托
腰、脸蛋上扬、眼睛睥睨一切的照片，即现
出她的纤弱娉婷。瘦，未始不是贪吃零食、
误了正餐所致。

张爱玲女士住的公寓楼下，有一卖糖
炒栗子的“大炒锅”。张爱玲回家，都会在这
里买一包，边走边吃，那种饴糖和着油砂散
发的焦香，一路香到家。写作时，倘若听见
楼下卖桂花蒸饼的吆喝声过来，她便立时
从醉心的文字中醒来，高跟鞋“咚咚咚”，飞
奔下楼，那蒸饼的美味，绝不容错过。

在张爱玲女士笔下，上海滩的零食被

罗列尽致，让她的文章满纸生香。
女性对零食的偏爱，有时近乎不可理

喻。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中，写了当年西
南联大一位女生，横竖不肯跑警报。日本飞
机来了，尖利的警报声把众人都赶进防空
洞，她倒好，去锅炉房洗澡，并在锅炉的出
气口，煨上一茶缸莲子红枣汤。伴随着不断
的警报声，这位女生就在空旷的锅炉房舒
心畅意地洗头发，洗热水澡。炸弹的巨响震
得玻璃“咯咯”叫，她却忘不了搅和她的莲
子红枣汤，加糖加水，没事人一样。炸弹始
终没有落在她脚下，她也始终没有被炸弹
吓倒。不知是侥幸心理使她无所畏惧，还是
莲子、红枣的香气镇定了她乱世中的神经。

女人吃零食，有时并不因饥饿，只是闲
情的释放。鸡鸭鱼肉可以不屑一顾，对零食
的执着却不可动摇。女人除了穿衣打扮，就
这点小情趣，岂奈她何？

零食眨着撩人的媚眼，那诱惑力，男人
似也招架不住。文人更“没出息”。汪曾祺先
生能吃善做会写，梁实秋先生也不含糊，提
起美食，津津乐道。在《梁实秋谈吃》中，他
咽着口水把老北京的零食开了一长串：面
茶，杏仁茶，切糕，扒糕，豌豆糕，糖梨，凉
粉，烫面饺，豆腐丝，糖葫芦，艾窝窝⋯⋯他
坐在台北的书斋里，写着写着，一缕乡愁在
心中泛起。

没想到，冷峻的鲁迅先生也对零食热
情有加。他曾在《朝花夕拾》的一篇文章里
写道：“我有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
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
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
乡的蛊惑。”

鲁 迅 先 生 吃 零 食 ，尤 其 偏 爱 甜 食 。
1926年，有朋友自河南来，送给他一包“柿
霜糖”，打开一看，“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

西”。他便迫不及待吃起来。许广平告诉他，
这是河南名产，用柿霜制成，性凉，如果嘴
上生些小疮之类，一搽便好。鲁迅先生顿感
遗憾，“可惜，她说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
半了，连忙将所余收起，预备嘴上生疮的时
候，好用这来搽”。收是收了，可是心里像着
了魔似的，老惦记这甜美的滋味，以至于夜
里都睡不着，实在忍不住，爬起来又吃掉大
半。他在《马上日记》中记载：“因为我忽而
又以为嘴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
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
一大半了。”在吃零食上，鲁迅先生如孩童
般率真可爱，令人莞尔，这就是做人的
本真。

零食不是饮食的主流，但它调剂生活，
也调人心情。零食里贮着乡土气息或某种情
怀，难怪众多作家，对各地五花八门的零食
情有独钟，而且，还饶有兴味地写入文章里。

让平淡生活

开出花来

零 食 情 趣 □苗连贵


